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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到卡塔尔之前，我通过一
部纪录片记住了一名来自墨西哥的
志愿者。上了年纪的他感谢卡塔尔
给他机会接近世界杯，相信自己结
束旅程回国时，一定会变成不一样
的人。说到这里，他满脸都是泪
痕。当时的我对于这个墨西哥人的
说辞以及突如其来的眼泪并无太多
感觉。

然而到卡塔尔短短两天，我确
实感觉到“不一样”了。虽然暂时无
法具体定义这种“不一样”是什么，
但我正在感受它。

下飞机时，身披国旗或身穿球衣
的人们在机场四处穿梭，让人不自觉
地感到兴奋。纪念品店就设在行李
转盘旁，一边是琳琅满目的世界杯元
素商品，另一边是身披喀麦隆国旗的
球迷。我赶紧上前试图用英语交流，
告诉他们我来自上海，是巴索戈目前
效力的球队所在的城市。

“对不起，我听不懂英语。”喀麦
隆球迷有些茫然。于是我向他展示
真人视频，他便明白我的意图了，立
即高举国旗，用法语说出了“巴索
戈、加油、中国”等词语。为了给这
段视频配上准确的字幕，我不得不
越洋求助会说法语的朋友。但没想
到，因为喀麦隆球迷带着口音，朋友
很难辨认他说的话。紧急情况下，
我又想到了一个人，申花球员钱杰
给。他出生于加蓬，母语是法语，
后来还在法国打拼多年。求助他

时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很快，我就
收到了他的热心回复。早起照顾儿
子的钱杰给，意外加了个班，帮忙一
字一句完成了翻译。

申花可能是我与世界杯之间
的一条特别的纽带——这句话其
实一点都没错。原申花理疗师卡
洛斯惊讶于我到了多哈，“你在多
哈？是真的吗？你是来工作的
吗？你要待到什么时候？”我一一
回答并告诉他，我申请了加纳队的
比赛门票，虽然还没通过审批，“但
是我们有希望在球场相见。”他说：

“太棒了！”
卡洛斯是在2021年离开申花

的，离开前他原本说：“美好的东西
是值得等待的。”与这句话相配的，
是他疫情前站在虹口足球场内场的
照片。因为种种原因，他还是离开
了，后来接受了加纳国家队的邀约，
不久前又赴迪拜与奥拉罗尤共事，
两人一起在沙迦FC拿到了一座冠
军奖杯。此番作为加纳队的理疗
师，卡洛斯随队抵达多哈，即将开启
世界杯之旅。

另一名来自巴西的体能教练欧
文始终没有离开申花，他正身处海
口备战中超。关心世界杯的欧文发
消息给我时，我正在阿根廷的训练
场边，“抱歉，我回复晚了，刚刚在拍
梅西。”欧文开

玩笑道：“那是应该的，梅西更重要！”
离开阿根廷的训练场时，时差

带来的困扰开始作祟。迷迷糊糊
中，我向身边的同伴感慨了一句：

“如果有中国队就好了。”如果有中
国队，为什么就好了呢？也许我们
都不会再有选择困难症，比如纠结
今天拍C罗还是等梅西；也许我们
就可以乘坐本国足协为本国记者安
排的车辆赶往球队训练场地，无需
像无头苍蝇般绕了一圈又一圈；又
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如果
有中国队就好了。

可能是嗅到了“同病相怜”的味
道，当我说这话时，一群越南记者恰
好迎面走了过来，他们也刚刚拍完
梅西。“你们是越南人？”“你们是中
国人？”世界杯对于我们都是遥远
的。彼此微微点头后，气氛变得有
些尴尬。

只有在新闻中心的人头攒动
中，你永远不会感觉到尴尬。即使
在韩国记者和乌拉圭记者相谈甚
欢、彼此交换球队围巾或纪念品时，
你确实会意识到自己有些格格不
入，但一转身，你就会遇到一名英国
记者，随机拦住过往的记者，搜集各
国记者的大头照。我问，“来自中国
也可以吗？”“当然！”他得意地把他
拍的“我”展示给我看。

卡塔尔唯缺中国男足

游戏开始！激情燃烧的海湾

特派记者 丁梦婕 发自卡塔尔多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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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采访“斗智斗勇”
我曾经险些被赶出球场

如今，西亚的卡塔尔将成
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地，但对
于中国足球来说，西亚更多的
是“痛苦之地”。而对于我来
说，11 年前的那次西亚采访，
标签是四个字：斗智斗勇。

2011年，杭州绿城第一次
参加亚冠联赛，对手就有来自
阿联酋的阿尔艾因。4 月 19
日，绿城在艾因踢了亚冠小组
赛的客场比赛。

我和时任绿城主教练吴
金贵还有绿城球员们，一起
前往艾因。当时绿城从上海
坐飞机，经过九个多小时漫
长的飞行后抵达阿联酋迪拜
机场，然后再坐两个小时的
车前往艾因。对于中国的球
队来说，前往西亚比赛的困
难之一就是长途跋涉——再
稍微多飞一会，就到欧洲或
者非洲了。

在那场比赛的半个月前，
绿城先在主场和阿尔艾因踢
成了 0 比 0。为了踢好这场
球，艾因包机从阿联酋来到杭
州，踢完后又直飞日本参加 4
月12日的补赛。包机这么多
天需要多少钱？艾因的新闻
官哈里德当时表示：“钱不是
问题，只要能打好比赛。”

看见我挂着采访证，哈里
德马上走过来打招呼，一开始
东拉西扯，比如问这个球场叫
什么，最近杭州的天气怎么

样，但问着问着

就打听起机密来了，西亚人的
精明可见一斑：“绿城哪几个
球员是国家队的？球队现在
的状态怎么样？”我当然不能
泄密，就报了几个预备队球员
和外援的号码，告诉哈里德这
几个是中国国家队的球员，哈
里德认真地一一记下……没
想到，这为后来的“客场意外”
埋下了伏笔。

客场比赛那天，我在艾因
塔赫农球场再遇哈里德，当我
提出和哈里德聊聊艾因俱乐
部时，他马上就变了脸色：

“不，上次你告诉我的消息，开
了我的玩笑，我让朋友翻译给
我看了，我再也不会和你说
了。”说完还做了一个请我离
开球场的手势。

面对这样的“对手”，我当
然不会示弱。我向他举了举
挂在脖子上的亚足联颁发的
采访证，表示我是“名正言顺”
来采访的，谁都不能让我离
开，然后故意大摇大摆地走向
记者席，坐了下来，看得哈里
德一脸郁闷……

浙江绿城在比赛中0比1
输给了阿尔艾因，很大程度上
还是输给了天气。艾因4月份
就已经非常炎热，再加上球场
不大，但建得很高，现场球迷
一唱歌，就让人觉得被压得喘
不过气来，客队球员会很不适
应。不过这次世界杯是在 11
月份进行，球场大多新而宽
敞，球员和球迷就好好享受历
史上首届北半球冬天举行的

世界杯吧。

资深媒体人 徐毅


